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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在
東
西
方
文
明
交
往
史
中
，
馬
可
波
羅
、

利
瑪
竇
等
一
代
代
西
方
人
向
東
方
探
險
、
傳

教
和
旅
行
，
張
騫
、
玄
奘
等
中
國
人
向
西
域

探
險
、
求
法
和
旅
行
，
這
些
向
東
和
向
西
探

險
的
意
義
不
啻
於﹁
地
理
大
發
現﹂
，
溝
通

了
印
度
、
波
斯
、
阿
拉
伯
等
各
種
文
明
之
間
交

流
。
偉
大
行
者
們
的
腳
印
為
人
類
文
明
的
發
展
寫

下
了
絢
爛
的
篇
章
。
法
顯
，
就
是
中
國
西
行
者
中

的
先
行
者
和
佼
佼
者
之
一
。

閉
目
瞑
想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西
行
者
，
我
們
的
腦

海
會
浮
現
茫
茫
沙
漠
中
躑
躅
西
行
的
佛
教
僧
侶
孤

獨
的
背
影
。
為
信
仰
而
求
索
，
為
理
想
而
獻
身
法

顯
為
絲
綢
之
路
的
繁
榮
，
為
中
國
和
印
度
兩
大
文

明
的
邂
逅
和
互
鑒
作
出
了
突
出
貢
獻
。

法
顯
︵337

年-422

年
︶
生
活
在
晉
代
，
是
中

國
最
早
、
極
可
能
是
去
印
度
尋
求
佛
法
的
年
齡
最
長
的
中
國

僧
人
。
公
元
三
九
九
年
，
他
從
西
安
出
發
，
踏
上
赴
印
度
求

法
之
路
時
，
已
六
十
多
歲
。
過
雪
山
，
穿
沙
漠
，
淌
急
流
，

面
對
野
狼
和
強
盜
的
威
脅
，
西
行
之
路
的
艱
難
定
是
九
死
一

生
。
法
顯
歸
國
時
，
已
七
十
七
歲
高
齡
，
去
時
走
的
是
陸

路
，
歸
時
行
的
是
海
路
，
這
一
切
發
生
在
一
千
六
百
年
前
一

位
古
稀
老
人
身
上
，
恐
怕
惟
有
宗
教
的
力
量
可
以
支
撐
他
完

成
這
一
使
命
吧
。

我
們
了
解
的
法
顯
，
主
要
是
通
過
他
留
下
的
︽
佛
國
記
︾

︵A
R
ecord

ofthe
BuddhistK

ingdom
s)

一
書
。
該
書
的

一
大
貢
獻
是
，
忠
實
記
錄
了
沿
途
包
括
南
疆
在
內
的
廣
大
中

亞
內
陸
和
南
亞
各
國
人
民
的
佛
教
禮
俗
、
佛
寺
數
量
和
傳
說

等
，
為
後
人
研
究
中
亞
和
南
亞
史
留
下
了
寶
貴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如
在
樓
蘭
，
他
看
到
當
地
身
着
漢
服
的
人
們
，
遵
循
的

卻
是
印
度
的
習
俗
；
當
地
僧
侶
閱
讀
的
是
印
度
書
籍
，
熟
練

講
印
度
語
。
他
是
這
樣
描
述
南
疆
沙
漠
綠
洲
之
國
和
于
闐
國

的
：﹁
彼
國
人
民
星
居
，
家
家
門
前
，
皆
起
小
塔
，
最
小
者

可
高
二
丈
許
，
作
四
方
僧
房
，
供
給
客
僧
，
及
余
所
需
。﹂

在
歸
途
中
的
斯
里
蘭
卡
，
他
詳
細
描
述
了
當
地
人
複
雜
的
佛

牙
膜
拜
儀
式
。
專
家
認
為
，
記
載
大
大
促
進
了
中
國
佛
教
儀
式

的
發
展
，
激
發
了
後
世
信
眾
對
佛
祖
釋
迦
牟
尼
所
用
聖
物
和
肉

身
遺
體
的
急
切
需
求
和
頂
禮
膜
拜
。
隨
同
法
顯
同
行
的
有
一
位

中
國
僧
人
，
名
叫
道
整
，
他
的
心
被
博
大
精
深
的
印
度
佛
教
文

明
所
撼
動
，
最
後
決
定
在
印
度
修
成
正
果
，
不
再
回
國
。
看

來
，
法
顯
並
不
孤
獨
。

有
西
人
說
，
如
果
你
想
讓
歷
史
記
住
你
，
你
就
要
寫
回
憶

錄
。
正
是
因
為
有
了
法
顯
的
︽
佛
國
記
︾
、
玄
奘
的
︽
大
唐

西
域
記
︾
、
義
淨
的
︽
大
唐
西
域
求
法
高
僧
傳
︾
和
︽
馬
可

波
羅
遊
記
︾
等
等
真
實
記
敘
，
後
人
才
得
以
知
曉
時
代
的
變

遷
和
人
文
的
風
貌
。
行
者
記
錄
歷
史
，
歷
史
更
記
住
行
者
。

是
故
，
行
者
無
疆
。

行者無疆

﹁
曲
徑
通
幽
處
，
禪
房
花
木
深
。﹂
這
兩
句
詩
正
好
是

對
我
在
探
親
時
感
受
到
的
鄉
村
四
月
的
寫
照
，
雖
不
是
禪

房
，
也
無
人
參
禪
，
但
農
民
都
湧
到
大
城
市
打
工
去
了
，

家
家
戶
戶
幾
乎
全
是
鐵
鎖
將
軍
把
門
，
比
禪
房
還
要
空
、

靜
。
我
要
探
望
的
親
戚
也
帶
着
一
家
三
口
遠
離
故
鄉
了
，

聽
說
他
把
孩
子
的
學
籍
也
轉
到
了
外
地
，
不
過
三
年
五
載
是
不

會
回
來
的
了
。
我
認
為
他
實
在
不
該
把
孩
子
學
籍
轉
出
去
，
料

定
他
很
快
勢
必
要
把
它
重
新
轉
回
，
因
為
他
向
來
缺
乏
︽
恒
︾

卦
的
精
神
，
他
那
燥
烈
的
稟
性
無
法
勝
任
任
何
一
份
平
凡
而
長

久
的
工
作
。
一
到
年
底
，
果
然
接
到
他
打
來
的
電
話
，
說
是
他

在
外
地
打
工
影
響
孩
子
學
習
，
請
我
幫
助
找
一
下
教
育
部
門
，

把
孩
子
的
學
籍
轉
回
原
地
。

恒
卦
探
討
守
恒
之
道
的
原
則
及
意
義
。
卦
辭
說
：﹁
恒
，

亨
，
無
咎
。
利
貞
，
利
有
攸
往
。﹂
卦
象
由
一
對
夫
唱
婦
和
的

壯
年
夫
婦
組
成
，
他
倆
已
經
進
入
了
人
生
的
成
熟
期
和
穩
健

期
，
對
日
復
一
日
年
復
一
年
的
日
常
事
務
任
勞
任
怨
、
習
以
為
常
，
他
們

身
上
體
現
出
的
就
是
一
種
守
恒
的
精
神
。
世
界
無
時
無
刻
不
在
發
生
變

化
，
但
有
些
事
物
諸
如
人
要
吃
飯
穿
衣
、
太
陽
要
朝
升
夕
降
等
都
是
天
天

如
此
、
萬
世
不
移
的
客
觀
規
律
。
在
萬
變
中
尋
求
並
掌
握
一
些
不
變
的
規

律
和
原
則
，
就
是
守
恒
之
道
。
守
恒
之
道
是
從
規
律
中
提
取
的
符
合
規
律

和
運
用
規
律
的
方
法
論
，
是
一
種
行
之
有
效
和
必
須
長
期
遵
循
的
基
本
原

則
，
是
堅
定
不
移
地
創
造
光
明
未
來
的
必
由
之
路
，
它
的
有
效
期
與
規
律

同
在
，
違
背
它
就
將
付
出
違
背
規
律
的
沉
重
代
價
。
這
是
一
切
思
想
解
放

運
動
必
須
謹
慎
闖
入
的
嚴
肅
的
禁
區
。
社
會
正
是
靠
着
長
期
堅
持
一
些
必

要
的
不
可
動
搖
的
基
本
原
則
，
柱
石
般
維
繫
着
持
久
的
穩
定
與
繁
榮
。
個

人
如
果
也
能
從
全
局
和
長
遠
的
高
度
，
為
自
己
制
定
一
些
必
須
長
期
恪
守

的
基
本
原
則
，
就
是
找
到
了
一
種
安
身
立
命
的
長
久
之
計
。

初
六
、
浚
恒
，
貞
凶
，
無
攸
利
。
他
的
志
向
是
那
樣
豪
氣
沖
天
，
似
乎

不
摘
下
舉
世
無
雙
的
桂
冠
都
不
足
以
令
他
動
心
。
可
他
太
珍
惜
和
太
吝
嗇

自
己
的
勞
動
汗
水
了
，
才
敷
衍
了
事
地
開
了
個
頭
，
就
感
到
愈
奮
鬥
目
標

愈
遙
遠
，
感
到
通
向
目
標
的
道
路
是
一
場
令
人
無
法
容
忍
的
毫
無
新
意
的

漫
長
苦
役
。
在
現
狀
和
理
想
之
間
的
巨
大
落
差
打
擊
下
，
他
遲
早
會
發

現
：
對
自
己
，
他
實
在
無
可
奈
何
。

九
二
、
悔
亡
。
他
能
以
過
人
的
本
領
去
從
事
連
普
通
人
都
看
不
上
眼
的

普
通
工
作
，
這
是
一
種
長
時
間
沒
有
驚
喜
的
漫
長
而
沉
悶
的
勞
動
，
之
所

以
長
時
間
沒
有
驚
喜
，
是
因
為
他
所
追
求
的
目
標
是
令
常
人
難
以
想
像
的

宏
偉
和
遠
大
。
之
所
以
敢
於
選
定
這
樣
的
目
標
，
是
因
為
他
有
能
力
進
入

一
種
長
久
而
專
一
的
奮
鬥
。

九
三
、
不
恒
其
德
，
或
承
之
羞
，
貞
吝
。﹁
慷
慨
歌
燕
市
，
從
容
做
楚

囚
；
引
刀
成
一
快
，
不
負
少
年
頭
。﹂
這
是
青
年
汪
精
衛
在
謀
刺
載
灃
未

遂
，
身
為
死
囚
時
寫
下
的
豪
邁
的
詩
句
，
可
惜
他
沒
能
把
這
種
慷
慨
悲

歌
、
為
國
捐
軀
的
精
神
保
持
到
底
，
竟
然
在
民
族
危
亡
的
關
頭
淪
為
賣
身

投
敵
的
漢
奸
，
使
他
的
姓
名
就
像
他
在
慶
壽
時
被
摔
碎
的
瓷
像
一
樣
永
遠

身
敗
名
裂
。

九
四
、
田
無
禽
。
為
了
把
通
過
不
正
當
手
段
獲
取
的
既
得
利
益
擴
大
和

延
續
為
一
座
永
久
的
天
堂
，
他
揚
言
要
為
此
奮
戰
到
最
後
一
息
。
可
惜
他

的
誓
願
已
經
與
天
道
人
心
逆
向
而
行
，
無
論
他
的
決
心
和
恒
心
有
多
大
，

歷
史
的
潮
流
沒
有
任
何
理
由
和
基
礎
繼
續
給
他
放
行
。

六
五
、
恒
其
德
，
貞
，
婦
人
吉
，
夫
子
凶
。
女
人
忠
誠
於
自
己
的
丈
夫
和

家
庭
，
無
疑
是
一
種
永
遠
值
得
弘
揚
的
美
德
。
執
政
者
面
對
變
化
萬
千
的
現

實
問
題
，
如
果
死
抱
着
前
輩
制
定
的
過
時
的
方
針
不
放
，
就
是
刻
意
與
不
斷

更
新
的
時
代
製
造
對
立
。
守
恒
之
道
的
根
本
目
的
是
為
了
建
立
有
效
的
原
則

推
動
社
會
持
久
興
旺
，
而
不
是
讓
社
會
的
發
展
去
適
應
某
個
固
化
的
教
條
。

上
六
、
振
恒
，
凶
。
美
德
及
優
良
風
尚
的
創
建
者
和
遵
循
者
均
已
紛
紛

作
古
，
後
來
人
受
不
了
它
們
一
成
不
變
的
剛
性
約
束
，
進
而
把
它
們
視
為

造
成
當
今
一
切
不
足
的
萬
惡
之
源
而
大
張
撻
伐
。
當
人
們
日
益
感
到
道
德

滑
坡
引
發
的
切
膚
之
痛
的
時
候
，
這
才
想
起
當
初
像
欣
賞
煙
花
一
樣
快
意

於
道
德
和
風
尚
被
炸
成
碎
片
的
奇
觀
，
是
多
麼
膚
淺
與
魯
莽
。

恒卦

前
人
教
導
，
買
屋
有
一
條
金

科
玉
律
，
就
是
：﹁
地
點
，
地

點
，
地
點﹂
。
買
屋
最
緊
要
選

擇
好
地
點
︱
︱﹁
寧
願
靚
區
買

爛
屋
，
好
過
爛
區
買
靚
屋
。﹂

爛
屋
可
以
重
新
裝
修
，
但
爛
區
，
三

山
五
嶽
龍
蛇
混
雜
，
改
不
了
。

例
如
，
在
油
麻
地
買
一
個
裝
修
豪

華
的
單
位
，
若
以
相
等
價
錢
，
可
以
在

灣
仔
買
一
個
殘
舊
單
位
的
話
，
我
寧
願

選
擇
灣
仔
。
不
過
，
這
條
金
科
玉
律
已

逐
漸
守
不
住
；
近
年
香
港
的
區
域
分
界

模
糊
，
傳
統
的
所
謂
靚
區
和
爛
區
，
差

別
不
大
。

十
年
前
，
朋
友
阿
容
以
二
百
萬
元

在
油
麻
地
買
了
一
個
四
百
呎
單
位
，
最
近
以
六
百

萬
元
賣
出
，
賺
取
利
潤
三
倍
。
十
年
前
，
另
一
朋

友
阿
萍
以
四
百
萬
元
，
在
灣
仔
買
了
一
個
三
百
呎

單
位
，
最
近
以
七
百
萬
元
出
售
，
利
潤
不
足
兩

倍
。
阿
萍
氣
難
平
，
自
言﹁
死
得
唔
甘
心﹂
。

我
和
阿
容
是
小
學
同
學
，
當
年
她
住
紅
磡
北

拱
街
，
屬
於
區
內
的
靚
街
。
但
紅
磡
因
沒
有
地

鐵
設
施
，
交
通
不
方
便
，
樓
價
升
極
有
限
。
那

時
候
，
我
住
北
角
的
電
車
總
站
對
面
，
交
通
方

便
，
住
滿
上
海
人
，
北
角
因
而
有﹁
小
上
海﹂

之
稱
，
樓
價
頗
高
。
如
今
北
角
老
化
了
，
不
再

屬
於
靚
區
。

香
港
經
濟
環
境
發
展
迅
速
，
城
市
面
貌
千
變

萬
化
，
傳
統
的
靚
區
地
位
，
因
時
勢
變
遷
而
保

不
住
了
。
其
實
阿
萍
不
用
生
氣
，
她
十
多
年
前

搬
去
大
埔
三
門
仔
的
私
人
屋
村
，
山
長
水
遠
，

近
年
因
為
附
近
興
建
了
比
華
利
山
豪
宅
，
交
通

隨
之
改
善
，
阿
萍
的
住
屋
升
值
。
我
以
為
，
傳

統
的
豪
宅
僅
限
於
港
島
半
山
，
想
不
到
，
連
新

界
大
埔
也
有
豪
宅
。
將
來
的
豪
宅
區
，
可
能
位

於
特
區
政
府
計
劃
發
展
的
大
嶼
山
。

相
反
地
，
倫
敦
的
住
屋
分
佈
幾
十
年
不
變
，

百
年
老
屋
，
舉
目
皆
是
。
西
部
的
豪
宅
區
，
永

遠
屬
於
靚
區
；
狄
更
斯
筆
下
的
貧
民
窟
，
就
在

東
部
，
無
論
它
起
了
多
少
幢
新
型
大
廈
，
沿
着

泰
晤
士
河
風
景
如
畫
，
它
永
遠
是
東
部
，
連
東

部
居
民
說
的
話
，
也
帶
着
低
等
口
音
。

買屋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二
零
一
六
年
全
球
金
融
市
場
大
起
風
浪
，
似
是
天
災
，
也
似

是
人
禍
。
其
震
撼
全
球
的
威
力
有
如
原
子
彈
。

其
實
，
自
去
年
底
在
全
球
經
濟
不
振
，
各
國
紛
紛
採
取
量
化
寬

鬆
之
際
，
美
國
仍
強
硬
加
息
，
實
在
不
智
，
還
揚
言
會
相
繼
加
息

四
次
，
不
理
實
情
，
不
計
後
果
。
加
息
興
風
作
浪
，
不
言
而
喻
。

再
加
上
地
緣
政
治
緊
張
，
朝
鮮
宣
佈
試
爆
氫
彈
，
使
政
局
更
加
動
盪
。

中
國
綜
合
國
力
日
益
強
大
已
是
不
爭
事
實
，
想
不
到
在
零
售
市
場
話

語
權
也
已
大
大
增
加
，
影
響
世
界
，
無
與
倫
比
。
二
零
一
六
年
開
元
時
，

人
民
幣
匯
價
以
及
中
國
股
市
大
起
風
浪
，
當
然
其
中
不
乏
國
際
炒
家
炒

作
。
惟
事
實
上
，
中
國
金
融
市
場
邁
向
全
球
化
之
初
，
經
驗
或
未
夠
成

熟
，
被
人
視
作
人
為
的
禍
害
，
最
震
驚
全
球
者
，
是
元
旦
始
實
施
的
熔
斷

機
制
幾
乎
成
為
國
際
笑
話
。
四
日
內
兩
次
跌
停
，
A
股
暴
跌
因
素
奇
多
，

無
可
否
認
。
人
民
幣
匯
價
急
貶
以
及
熔
斷
機
制
造
成
之
停
市
所
引
起
之
連

環
因
素
，
匯
市
股
市
大
跌
，
其
威
力
牽
連
全
球
甚
至
連
美
國
大
佬
也
未
能

獨
善
其
身
。
雖
然
人
民
幣
匯
價
以
及
中
國
股
市
的
急
跌
影
響
全
球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世
界
投
資
者
聯
想
翩
翩
，
對
中
國
今
年
的
經
濟
前
景
悲
觀
，
這

才
是
關
鍵
。
古
時
有
俗
語﹁
唔
怕
生
壞
命
，
最
怕
改
壞
名﹂
，﹁
熔
斷﹂

這
機
制
是
否
改
壞
名
，
見
仁
見
智
。
不
過
，
中
證
監
上
周
四
連
夜
救
市
叫

停﹁
熔
斷﹂
，
未
知
是
否
暫
時
，
不
過
已
帶
來
極
壞
印
象
。

經
一
事
長
一
智
，
當
局
特
別
是
牽
涉
廣
、
影
響
力
大
的
金
融
政
策
或
產

品
，
事
前
必
須
廣
泛
諮
詢
，
徵
求
意
見
。
使
人
想
起﹁
書
生
論
政
，
紙
上

談
兵﹂
，
對
於
理
論
未
能
結
合
實
際
，
極
可
能
好
心
做
壞
事
。
本
來
金
融

熔
斷
是
為
了
防
止
股
市
太
波
動
而
產
生
不
穩
定
的
負
面
影
響
，
而
今
實
踐

起
來
，
熔
斷
起
風
暴
，
事
實
上
中
國
股
市
已
有
漲
停
機
制
，
而
今
熔
斷
機

制
又
多
了
百
分
五
然
後
百
分
七
停
市
機
制
。
上
周
四
A
股
交
易
十
五
分
鐘
便
因
熔
斷
而

要
整
日
停
止
交
易
，
歷
史
上
最
短
。
本
來
內
地
股
市
歷
史
當
淺
，
股
民
對
股
市
的
認
識

亦
淺
，
熔
斷
機
制
匆
匆
出
台
，
事
前
未
有
好
好
地
宣
傳
和
教
育
，
很
多
股
民
一
頭
霧

水
，
未
知
發
生
何
事
。
恐
慌
之
情
，
無
與
倫
比
。
若
然
當
局
沒
有
急
剎
車
，
難
免
引
爆

金
融
風
暴
，
非
地
區
性
風
暴
或
許
是
全
球
金
融
風
暴
也
未
可
料
。
要
知
道
金
融
市
場
，

股
市
也
好
，
匯
市
也
好
，
商
品
市
場
也
好
，
包
括
石
油
價
格
等
，
環
環
相
扣
，
牽
一
髮

動
全
身
。
今
次
的
教
訓
可
想
而
知
。
由
於
A
股
因
熔
斷
機
制
停
市
，
結
果
令
港
股

成
為
提
款
機
，
港
股
如
夾
心
板
，
受
制
於
美
股
與
內
地
股
市
，
跌
得
人
仰
馬

翻
。
雖
然
周
五
中
證
監
叫
停
熔
斷
，
內
地
與
香
港
兩
地
股
市
也
止
跌
回
升
。
不

過
，
並
沒
有
大
報
復
式
的
的
反
彈
，
令
好
友
大
失
所
望
，
不
敢
進
市
。

二
零
一
六
年
匯
市
、
股
市
、
商
品
市
場
以
及
樓
市
都
無
運
行
，
遑
論
會
行
大
運
。

各
位
投
資
者
要
審
慎
投
資
，
自
求
多
福
，
自
己
信
心
最
緊
要
。
切
記
！
切
記
！

今年金融市場大起風浪 思旋
天地
思 旋

說
到﹁
情
意
結﹂
這
三
個
字
，
相
信
很
多
人
也

有
，
而
我
自
己
的﹁
情
意
結﹂
跟
上
個
星
期
與
你
們

分
享
我
感
受
的
內
容
也
很
相
似
，
除
了
很
希
望
可
以

觀
摩
到
日
本
的﹁
紅
白
歌
合
戰﹂
之
外
，
亦
希
望
能

夠
有
一
天
可
以
主
持
一
個
音
樂
節
目﹁
勁
歌
金

曲﹂
，
我
不
是
想
透
過
這
個
專
欄
去
給
誰
人
看
到
。
認
識

我
的
朋
友
也
會
知
道
，
我
經
常
掛
在
口
邊
的
其
中
一
個
小

小
心
願
，
就
是
能
夠
主
持
這
個
節
目
。

所
以
說
到﹁
情
意
結﹂
，
是
因
為
小
時
候
看
電
視
是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的
娛
樂
，
經
常
接
觸
到
有
關
音
樂
的
內
容
，

例
如
音
樂
錄
影
帶
或
音
樂
節
目
，
亦
因
為
我
的
父
親
很
喜

歡
收
聽
電
台
節
目
及
買
唱
片
回
家
播
放
，
所
以
久
而
久
之

地
聽
過
了
很
多
精
彩
的
歌
曲
，
雖
然
不
是
刻
意
地
把
這
些

歌
曲
塞
進
耳
朵
，
但
又
因
為
這
個
原
因
，
變
成
了
這
個
習

慣
，
慢
慢
地
喜
歡
接
觸
音
樂
，
可
能
我
就
是
天
生
喜
歡
音

樂
的
人
，
亦
都
要
謝
謝
我
的
父
親
培
養
我
這
個
習
慣
。

而
我
自
己
喜
歡
音
樂
的
情
況
有
點
瘋
狂
，
除
了
聚
精
會
神
看
着
電

視
的
音
樂
節
目
之
外
，
什
麼
歌
手
推
出
唱
片
也
十
分
留
意
，
也
會
購

買
一
些
𣎴
同
類
型
音
樂
雜
誌
，
無
論
是
歐
美
樂
壇
還
是
日
本
樂
壇
都

不
會
放
過
，
希
望
從
雜
誌
中
知
道
歌
手
們
的
消
息
，
所
以
當
我
還
是

小
朋
友
的
時
候
，
已
經
用
了
很
多
零
用
錢
購
買
唱
片
及
有
關
音
樂
的

資
訊
產
品
。

其
實
我
這
個
行
為
也
曾
經
受
到
家
人
的
反
對
，
畢
竟
用
了
這
麼
多

錢
，
只
是
為
了
追
求
簡
單
的
娛
樂
，
他
們
認
為
非
常
花
費
，
但
不
知

道
，
原
來
那
些
行
為
日
後
對
我
的
工
作
是
有
莫
大
的
幫
助
。

很
多
人
會
說
，
主
持
音
樂
節
目
其
實
很
簡
單
，
揀
選
一
些
垂
手
可

得
的
歌
曲
，
說
一
些
不
着
邊
際
的
內
容
，
便
可
魚
目
混
珠
。
但
其
實

音
樂
知
識
就
好
像
一
本
字
典
一
樣
，
不
是
一
時
三
刻
便
可
以
清
楚
了

解
，
要
從
小
開
始
接
觸
及
累
積
才
有
這
個
經
驗
。

所
以
對
於
電
視
台
的
音
樂
節
目﹁
勁
歌
金
曲﹂
有
着
相
當
大
的
情
意

結
，
自
從
成
為
電
台
的
音
樂
節
目
主
持
人
之
後
，
就
希
望
可
以
有
一

天
，
跟
一
些
前
輩
一
樣
，
能
夠
有
機
會
在
電
視
台
主
持
這
個
節
目
。

當
然
，
我
醉
心
於
很
多
有
關
音
樂
類
型
的
節
目
。
其
實
對
於
我
這

個
求
知
慾
強
的
人
，
任
何
節
目
也
希
望
可
以
涉
及
，
不
過
主
持
音
樂

節
目
比
較
得
心
應
手
，
我
亦
夠
膽
說
，
這
是
我
一
個
強
項
，
也
是
我

喜
歡
的
原
因
。

情意結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某日走在大街上，與一位衣着時尚的中年女士
擦肩而過，記不住她的穿着，只記住那張暗灰色
的臉。這樣的臉色太熟悉了。褐中帶黑，藏着點
點斑塊。像霧霾中的北京天空，灰得密不透亮。
不知從何時起，鮮艷的氣色，就從城市人的臉上
消失了。
美好的氣色，是人間美景。記得插隊時，村裡一

富農家有四位如花似玉的閨女，數老四最美。四姑
娘細長的眼睛，薄薄的嘴唇，按現代審美觀念五官
並不起眼，她的美，是在氣色上。一身補丁衣裳的
四姑娘雖然素面朝天，卻是膚若凝脂，面若桃花，
雙頰白裡透紅，如生命雲霞透出的亮光。
那種唇不點自紅，眉不描自漆的美，是任何化
妝品也達不到的。小四成年累月風吹日曬下地幹
活，吃的是玉米餅子和紅薯，卻奇蹟般養出了純
天然的國色天香。那時農村雖然窮苦，可是土
地、水和空氣都還沒有被污染，攝入天然營養血
液就乾淨。農民只要有基本的溫飽，臉上都帶着
健康的光澤。
氣色，是容貌的第一個招牌。五官再精緻，氣
色不佳，容貌也靚麗不起來。一些當代美女花天
價美容，一卸妝卻慘不忍睹，就是臉色不行，看
了讓人沮喪。相反，一些五官平平的女士，只因
皮膚勻淨，氣色漂亮，顏值就多加了12分。俗話
說，一白遮百醜。皮膚、五官都是先天來的，只
有氣色，後天塑造的空間極大，時代、環境、文

化、生活習慣，都能在膚色上留下痕跡。
氣色美好，顯示出乾淨的內臟，以及運轉良好的

免疫系統。遙遠的從前，北京人的臉色都不錯。孩
子們的臉兒紅撲撲，常用「蘋果」來形容。年輕人
也多容光煥發。早年曾有一位年輕女同事，她父母
窮，卻家有八個孩子。她天天吃窩頭熬白菜，卻有
着粉色的雙頰，可見粗茶淡飯也養人。
那時逢年過節才吃肉。冬天大白菜、夏天西紅
柿當家，食物單調至極。可空氣、水、土地、糧
食、青菜，都還沒被污染。西紅柿酸裡帶甜，大
白菜香韌可口，食物有天然的味道，給人體帶來
最好的營養。當代物質極其豐富，人體卻成了污
染食物鏈的聚集體。血液不淨，就會氣滯血淤，
氣色如何能好？
看看當代人的氣色吧。侄女嬰兒時粉團一個，美

麗得像個小精靈。她皮膚白淨細膩，臉蛋好似玫瑰
花。可是剛上小學，朝霞般的氣色就消失了。小小
的孩子，蒼白的小臉兒缺乏血色，可惜了那雙水靈
的大眼睛。營養不良？非也。侄女家天天雞鴨魚
肉，水果、零食、飲料不離口，動輒就去麥當勞。
大量的肉食和垃圾食品，花費昂貴不說，也毀壞了
孩子的胃口。零食當飯，蔬菜攝入不夠，肉食過
多，造成了孩子厭食，消化不良，脾氣暴躁，臉上
的紅潤也漸漸消失了。觀現在幼稚園的孩子，氣色
好的不多。很多孩子才兩三歲，就沒了嬰兒肥，成
了「黃白面皮」，雖然穿着愈來愈講究，個子愈來

愈高，氣色可愈來愈差。
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孩子的成長環境卻未必更

健康。娃娃們成了電子產品、垃圾食品的受害者。
孩子還不會說話，就學會了玩智能手機；牙齒剛長
出來，就迷戀了麥當勞和甜飲料；剛能表達思想，
就整天坐在電視前看連續劇了。極少接觸大自然，
戶外活動嚴重不足，健康能不受影響嗎？鄰居一個
男孩子，剛上一年級，就戴了眼鏡。
一親戚試着給氣色不佳的外孫進行調理：吃簡

單而營養豐富的飯菜，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
按時睡覺，增加戶外活動，少看電視，不玩手
機，一段時間後，孩子的小臉兒就紅潤起來。可
惜簡單的幾樣事，很多父母做不到。入幼稚園的
孩子，都得早早起床，沒有睡醒呢，就上幼稚園
報到了。入園的孩子中餐和晚餐比正常時間提前
很多，如此作息時間幼稚園才能正常運轉，對孩
子卻未必有利。若有全職太太照顧，讓孩子晚起
一小時，三餐飯拉開正常距離，常在戶外活動，
孩子會健康得多。總在想，全職太太風行的國
家，國民素質會更高吧！
除了食品污染之外，睡眠不足，快餐食品，焦
慮與緊張，都是氣色殺手。當代年輕人多半睡眠
不足，加班是常事，下班後擠地鐵回到城市另一
頭的家，已疲憊不堪。於是叫外賣匆匆裹腹，然
後在網上打發業餘時光，第二天重複同樣的日
子。於是清晨擠地鐵，大都是蒼白疲憊的臉。那
天在地鐵聽聊天，一位年輕人說，他每月僅吃外
賣就得1800元，再加上租房、交通、通訊費等，
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花得精光！我想，難道辛辛
苦苦工作，就為維持一種這樣的生活？鮮花般的
青春，過早被商業機器輾壓成泥。

氣色，透露了一個人的生活態度。前年與一朋友
相聚，她還是烏髮如雲，面色紅潤；相隔一兩年後
再聚，她的頭髮竟幾乎全白了，且面色黃裡帶黑。
我吃驚不已，不明白為何她老得如此之快？一問，
原來微信鬧的！她原來是個書呆子，習慣大量閱
讀。有了智能手機後，就成了狂熱的刷貼人，每天
一有閒就瘋狂閱帖。朋友圈帖子上至天文地理、歷
史文化，下至心靈雞湯，應有盡有。
智能手機強大的交際與傳播功能，朋友圈浩瀚
無比的信息量，如鴉片一樣讓人上癮，欲罷不
能。於是佔用了休閒、睡眠與鍛煉的時間。長此
以往，傷眼、傷神又傷氣。真想勸那位朋友一
句：為了健康與長壽，千萬不要沉湎於朋友圈！
可憐很多老年人，都把智能手機當成消解孤獨的
工具。
儘管被稱為「老土」，我還是常關上手機，在
有陽光的午後，坐在陽台捧起一本紙書。
氣色，是城市的名片。藍天白雲之下，一位面
容紅潤的修鞋匠，也能讓人暗生尊敬。雙頰自然
的紅潤，如粉紅的晨曦，清新的花瓣，令人無比
懷念！

城市的氣色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外
國
的
朋
友
來
到
香
港
，
很
多
時
候
都
會
問
一
個
問

題
：﹁
在
香
港
餐
館
吃
飯
，
要
給
多
少
小
費
呢
？﹂
我

會
告
訴
他
們
香
港
大
部
分
食
肆
已
將
百
分
之
十
的
小
費

計
入
賬
單
內
，
所
以
客
人
若
想
再
給
多
少
小
費
也
沒
所

謂
。
事
實
上
，
我
有
好
幾
次
與
不
同
的
朋
友
外
出
吃

飯
，
他
們
都
是
連
一
毛
錢
也
不
多
給
，
令
我
有
些
尷
尬
。

在
美
國
吃
飯
，
雖
然
沒
有
明
文
規
定
要
支
付
多
少
小
費
，

但
一
般
都
會
支
付
不
少
於
百
分
之
十
五
的
小
費
。
上
次
我
在

美
國
與
當
地
朋
友
午
膳
，
她
說
她
若
覺
得
侍
應
招
呼
周
到
的

話
，
是
會
給
百
分
之
二
十
的
小
費
的
。
那
一
頓
四
人
午
餐
由

我
做
東
，
就
給
了
接
近
三
百
港
元
小
費
。

到
日
本
最
好
，
不
用
為
要
付
多
少
小
費
而
煩
惱
，
因
為
這

個
國
家
不
收
小
費
。
我
想
日
本
人
覺
得
為
客
人
服
務
是
本

分
，
也
已
經
收
取
了
公
司
的
工
資
，
所
以
不
需
要
再
收
取
額

外
服
務
費
。

我
一
直
以
為
香
港
餐
廳
的
加
一
小
賬
是
給
予
侍
應
的
，
原

來
並
非
一
定
的
。
一
次
，
我
和
一
位
資
深
藝
人
朋
友
在
一
家
連
鎖
酒
樓

喝
茶
，
侍
應
們
都
上
前
向
她
問
好
，
朋
友
亦
友
善
地
一
一
向
她
們
示

好
。
結
賬
時
，
朋
友
額
外
付
了
小
費
，
侍
應
小
姐
卻
將
小
費
推
回
給

她
，
並
悄
悄
地
跟
我
們
說
：﹁
你
把
這
些
金
錢
收
回
去
吧
，
因
為
管
理

層
將
所
有
加
一
小
賬
都
全
歸
公
司
，
我
們
不
會
分
到
一
毛
錢
的
。﹂
難

怪
這
系
列
連
鎖
酒
樓
的
生
意
每
況
愈
下
，
原
來
這
樣
剝
削
員
工
，
將
應

該
屬
於
他
們
的
金
錢
併
吞
。
小
費
是
侍
應
入
息
的
一
部
分
，
他
們
知
道

若
招
呼
周
到
，
客
人
自
然
願
意
多
打
賞
，
所
以
一
般
侍
應
都
會
落
力
招

呼
客
人
，
希
望
獲
得
多
些
小
費
。
一
旦
他
們
發
覺
原
來
再
好
的
服
務
也

不
會
換
來
更
佳
的
報
酬
，
反
而
被
公
司
巧
取
，
他
們
又
怎
會
為
客
人
提

供
好
服
務
？
侍
應
是
接
觸
客
人
的
最
前
線
員
工
，
他
們
態
度
欠
佳
自
然

趕
客
，
到
頭
來
吃
虧
的
還
不
是
酒
樓
？
我
也
不
知
道
是
哪
個
聰
明
的
高

層
想
出
來
的﹁
絕
自
己
好
橋﹂
。

另
一
間
連
鎖
酒
樓
的
侍
應
卻
教
我
學
懂
了
收
取
小
費
的
醜
陋
面
目
。

前
年
我
們
一
家
人
在
那
兒
吃
了
一
頓
飯
，
那
名
侍
應
以
她
的
方
法
努
力

招
待
︵
她
的
意
見
並
非
是
我
們
所
想
的
︶
。
我
們
除
了
支
付
加
一
服
務

費
外
，
另
外
放
了
一
張
五
十
元
紙
幣
在
結
賬
盤
上
。
她
一
看
到
小
費
，

立
即
跟
我
們
說
我
們
的
桌
子
全
晚
只
由
她
一
人
服
務
，
希
望
我
們
將
小

費
全
數
給
予
她
。
我
們
雖
然
覺
得
好
像
有
點
不
妥
當
，
但
反
正
五
十
元

是
已
出
之
物
，
而
其
他
人
也
的
確
沒
有
為
我
們
提
供
任
何
服
務
，
我
們

亦
不
知
道
那
是
否
是
酒
樓
的
規
矩
，
便
由
她
將
小
費
放
進
自
己
的
口
袋

中
。
去
年
我
們
再
次
到
該
酒
樓
吃
飯
，
一
直
由
另
一
名
侍
應
招
待
，
直

至
飯
後
卻
由
一
年
前
招
待
我
們
的
女
侍
應
替
我
們
結
賬
。
大
夥
兒
付
賬

後
一
起
離
開
，
到
乘
電
梯
時
才
有
一
名
家
人
說
他
目
睹
那
名
侍
應
悄
悄

地
將
小
費
放
進
自
己
的
口
袋
中
。
這
次
不
是
由
她
招
待
我
們
了
吧
，
怎

麼
她
還
是
將
小
費
獨
佔
呢
？
實
在
太
不
誠
實
了
。

小費雜談 翠袖
乾坤
小 蝶

■遭遇霧霾籠罩的城市失去了好氣色。 新華社


